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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语写作已成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种趋势，双语作家的文学创作与其语言

观紧密相连。彝族诗人阿库乌雾长期坚持彝、汉双语创作，提出了“母语诗学”理论，其内容包括两个层

面: 第一，母语不仅是个体生命的根脉，也是民族文化的基因，坚守母语文学创作既是对民族文化的继承

和延续，也是诗人理解世界和回归民族传统的途径; 第二，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汉语，已经被赋予了本民

族的精、气、神，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汉语表达方式，可称之为第二母语或第二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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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阿库乌雾是当代彝族著名诗人，也是中国当

代少数民族双语作家的代表。自 20 世纪 80 年代

末开始诗歌创作迄今，已先后在国内外出版多部

诗集和文学评论集。其中包括彝族文学史上第一

部母语现代诗集《冬天的河流》 ( 1994) 和彝族

文学 史 上 第 一 部 母 语 现 代 散 文 诗 集 《虎 迹》
( 1998) ，以及汉语诗集 《走出巫界》 ( 1995 ) 、
《阿库乌雾诗歌选》 ( 2004) 、 《神巫的祝咒》
( 2009) 等。2006 年其作品 《虎迹》在美国以

《Tiger Traces》之名出版，是彝族文学史上第一

部彝英对照版诗集。近年来，阿库乌雾以民族志

学者的身份考察了美洲印第安文化，先后写作了

《密西西比河的倾诉》 《哥伦比亚河的召唤》;

2015 年，其旅美诗歌选 《凯欧蒂神迹》以汉、
英双语 方 式 面 世。而 于 同 年 出 版 的 散 文 诗 集

《混血时代》不仅延续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的创作风格，也是他对 20 年来一直坚守的多民

族文学理念的实践。阿库乌雾是有明确文学思想

的诗人，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便自觉反思中国

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传统分期，宣称当代少数民

族文学已经从 “英雄时代”进入 “寓言时代”。
1996 年，他 又 指 出 “文 化 混 血”和 “文 学 混

血”是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诗人、作家无法规避

的现实。在此基础上，他先后提出 “第二母语”
“第二汉语”等概念，试图解答当代中国少数民

族诗人、作家在文学创作实践中面临的共同问

题。阿库乌雾不仅在理论上提出诸多新见，还以

诗歌写作、文学批评等方式践行其观念。2005
年，他策划了“‘人与自然――诗意的美姑’国

际笔会”; 2009 年召集学者在凉山召开了彝族母

语诗歌学术研讨会，出版了 《当代彝族母语文

学作品选》; 2014 年阿库乌雾又在西昌筹备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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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多民族母语文学研讨会”，吸引了来自

于蒙古族、柯尔克孜族、朝鲜族、彝族、藏族、
裕固族、傣族等多个民族的学者参与。不仅如

此，他还在成都数次发起并组织母语诗歌朗诵，

使参与者感受母语的魅力，也使彝族学子树立起

母语保护意识。通过这些活动，目前在成都已形

成了一支年轻的彝族母语诗歌创作团队，许多母

语作品见诸各种媒介。纵观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

坛，像阿库乌雾这样兼具创作与评论、母语与汉

语的诗人并不多。因此，他不仅是彝族当代文学

史上一位标志性诗人，也代表了中国当代少数民

族文学的一种独异类型。

一、母语叙事与文化表述

阿库乌雾的母语诗学首先体现在对母语本源

的认知和母语文学创作的坚守，认为母语承载着

民族的心灵史，母语叙事是沟通民族历史，回归

民族根源的桥梁。这一思想奠基于他对世界语言

从“多元”走向 “单一”这一根本性问题深入

的思考。
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和文化的载体，还

是族群认同与凝聚的重要纽带。现今世界上大

约保存了 6000 种语言，其中 96% 的语言由仅

仅约 3% 的人口使用，97% 的人口则使用着大

约 4% 的语言。［1］可见，大部分语言都被少数族

裔使用，但随着全球化所造成的文化同一性，

许多语言濒临灭绝。母语危机早已引起国际社

会的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 “促进语言

和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多语种化”，也于 1999
年将每年 2 月 21 日设定为世界母语日。教科文

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在 2004 年的母语日致

辞中，充分肯定了母语的重要性，他认为每种

语言都 “以独特的方式表达对世界的看法，表

达严密的价值观念体系，因为语言确实是体现

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一面镜子”。［2］( P． 1) 但母语的

保护不仅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更需要

语言持有者具有自觉的保护意识，主动参与到

保护母语的行动中。这对少数族裔尤为重要，

因为母语往往是少数族裔历史与文化最重要的

载体。少数族裔 “为了使其特性得到尊重，为

了保护其遗产，捍卫母语仍然是他们的主要诉

求”。［2］( P． 2) 一位美国印第安 Tohono O’odham部

落长者———克里斯廷·约翰逊曾表达语言对少

数族裔的重要性:

我说着我喜爱的语言

因为那就是我自己

我们向孩子传授我们喜爱的语言

因为要让孩子知道他们自己是谁［1］

对中国彝族而言，母语的意义同样如此，保

护母语已经成为以阿库乌雾为代表的当代彝族知

识分子的共识。阿库乌雾不仅坚持用母语进行文

学创作，还在跨文化的视野中对母语、母语思维

进行深入探讨，他一再强调自己与母语的血脉关

联，并自豪地宣称其生命的起点与归宿都被他的

母语命名和规范。［3］但更重要的是，母语不仅是

个体生命的根脉，也是民族文化的基因，母语叙

事的传承与创新，“意味着一个民族文明体系的

传承与创新，意味着其文化历史形象的重塑，精

神资源的保留和精神生命的再生”，［4］以及对其

当下处境的 “主位”记录。阿库乌雾认为就彝

族而言，正是因为族人在文化大混血时代缺乏自

觉意识，才造成了 “母 语 的 河 床 断 流，生 命，

由搁浅起步!”但这并不能成为悲观而无所适从

的理由，作为知识分子群体，必须承担起文化传

承与创新的责任，让人看到在 “母语的汪洋上，

千万只纸制的航船已经起锚!”［5］( P． 204)

阿库乌雾坚持用母语创作，并不意味着他仅

仅将诗歌的接受群体设定为本民族。在他看来，

诗歌可以跨越语言的鸿沟实现不同人群间的心灵

交流。他曾通过诗歌的方式追忆 28 岁时许下的

诺言——— “用我的母语跟世界诗坛对话”。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这很可能会被视为一个青年的

豪言壮语，但阿库乌雾却通过数十年的努力将它

变为现实，《诗歌也是世界语》便记录了他 2005
年用彝语与世界诗坛对话的经历:

我站在美国大学的讲台

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子

向美国华侨作家

向日本和韩国学者

向印第安诗人

向黑人音乐家

朗诵我的彝语诗歌。［6］( P． 45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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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阿库乌雾惊讶不已的是，这些来自世界不

同地区、操不同语言、传承不同文化的人却能够

被他的诗歌触动。与之同时，当其召唤彝人之魂

的招魂诗被一个 “不曾听说我的民族，也不会

经历我的遭遇”的美国女孩子用英语动情地朗

诵时，虽然 “我不懂英文 /但我听得出来 /她懂

我 /我那漂泊不定的灵魂 /再一次被她 /神秘的牵

引”。［7］( P． 188)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诗歌也是世

界语”。由此可见，诗歌可以是连通不同地域、
国家、种族间人群沟通与交流的桥梁，即便对方

对你的母语和文化传统一无所知，也能通过母语

朗诵进入诗歌内部，走进诗人的世界。为了获得

一种跨文明的视野，在北美大陆访学的日子里，

除正式的学术活动，阿库乌雾时常流连于印第安

文明的遗迹和保留地。在行走、参观、访问过程

中，他也偶尔感到人与人跨语际交流的可能。如

他访问塞勒姆市 Willamette 河畔的一个印第安保

留地时写道:

我慕名来到这里

仿佛回到了久别的山寨

所有的目光真挚而亲切

所有的隔膜

瞬间化为山岚消失

语言只是一种装饰

河水冲濯着我的内心。［7］( P． 194)

这些跨越语言障碍的亲身经历，不仅让诗人

坚信诗歌是人类的公分母，同时也坚定了他母语

创作的信心。他相信用母语表述一个民族，不仅

是对民族传统的继承，也是对民族尊严的维护，

还是诗人理解世界和回归本民族文化精神的路

径。［7］( P． 330)

当然，怀揣希望的同时失望也往往相伴而

生，我们虽然看到阿库乌雾的母语诗歌在跨文化

对话中具有广泛影响力，但更多的彝族母语诗歌

却并未引起彝族以外群体的广泛关注。这也使得

阿库乌雾的招魂诗成为阿库乌雾个人的文化标

识，并演变为一个彝族的文化符号。但问题是，

更加庞大的彝族母语诗歌创作却因缺乏有效的传

播而淹没在众声喧嚣的时代噪语中。更令人担忧

的是，母语一旦离开民族生活的场景便面临被主

流语言取代的危机。如在 《电话里的母语》中，

诗人便深深地感受到久居美国的彝族校友拉玛母

语能力已开始减弱。与之同时，现代社会的诱惑

造成的对母语的摒弃已经深远地影响到下一代。
对此，阿库乌雾曾在散文诗 《联姻》中写下了

一段象征性十足的话: “我儿晨读，纯正的汉

语、惊醒我格言民族残存的天性: 真理之见，出

自孩童之口! 忽警觉: 我儿之母语与我有别，谁

是谁非? 人是语非? 语是人非? 非人非语? 与谁

说是论非?”［5］( P． 208) 可见，母语的终结者或许正

是文化混血时代无所适从的族人本身，于是他忧

伤地感叹道: “一生为母语而奔突 /语言森林的

深处 /哪一棵树上结满我的果子 /一生用母语求活

/生命世界的底部 /谁是我的终结者。”［7］( P． 50) 这是

诗人的自我追问，也体现出他对母语命运的无限

担忧。但严峻的现实并未使阿库乌雾绝望，他仍

坚定地 走 在 母 语 保 护 的 道 路 上，并 清 晰 地 认

识到:

母语自觉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

基础，保护母语更多时候就是一种警示

与自我警示行动。保护母语最有效的方

式就是母语创作，保护母语也是一种人

类文明的 “记忆工程”和不同文化的

“基因工程”。［7］( P． 336 － 338)

可见，阿库乌雾已将母语上升为对一个民族

自信与尊严的维护，以及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护的

高度上。正因为此，母语创作与汉语创作相比在

接受群体上固然存在较大差异，但当作者怀着这

样的文化使命时，接受群体的多寡便已不再是衡

量文学作品价值最重要的指标。
母语创作是中国所有具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

民族作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尤其是藏族、蒙古

族、维吾尔族等民族，本身便具有悠久的母语书

写传统。在民族传统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

时，母语有可能成为族人最后的精神家园，这些

民族的知识分子也更应承担起继承和发扬民族文

化传统的责任。所以在阿库乌雾看来，即便母语

书写的受众和读者群均有限，但 “作为一个文

化人，没有权利在自己这一代丧失或抛弃还具有

系统而健全的命名功能的自己的母语”。［7］( P． 276)

他也因此写下了《母语，最后的家园》:

271



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背叛过你，

即使你一千次托梦让我放弃你。……其

实，我与你相遇是从母亲的子宫里开始

的。……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背叛过

你，在所有的生命纷纷丢失自己的家园

的时代，我依然骄傲地拥有你，我的最

后的家园! ［8］( P． 186 － 187)

从对母语的个人情感，到对母语的理性认

知，再上升到 “母语诗学”的学理思考，阿库

乌雾从未中断与母语的情缘和放弃母语诗歌创

作。不仅如此，他还长期致力于参加和策划母语

保护的社会活动，身体力行地推动彝族语言文字

在当代的传承与创新。在母语创作中深化母语诗

学，在母语诗学指导下从事母语创作，为中国多

民族文学理论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二、汉语书写的诗性智慧

阿库乌雾母语诗学的另一个维度是他认为汉

语是一种多元共建的语言，少数民族的汉语书写

具有民族特质，它们丰富了汉语的表达。这种认

识基于他对少数民族日常生活和文学创作中使用

汉语所持的理性态度。母语表达固然是现代少数

民族作家必须担当的责任，但汉语在社会交流中

的主体地位也不容忽视。同时，用汉语创作的作

品也无疑是少数民族文学被更广阔世界接受的重

要渠道。为处理母语与汉语的关系，阿库乌雾早

期提出 “文 化 混 血”的 概 念，近 年 来 又 提 出

“第二汉语”和 “第二母语”。当然在他看来，

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汉语，已经被赋予本民族的

精、气、神，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汉语表达方式。
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学的关系是民族文学研究

领域长期关注的话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人

将民族语言视为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民族文学

最重要的标准。如 1831 年成立的旨在宣传芬兰

历史，倡导和发展民族语言的芬兰文学协会，其

纲领中就强调: “语言是民族的基础，没有民族

语言，就不可能有民族文学。”［9］( P． 5) 此观点也曾

得到部分中国学者的认可，［10］但它无疑具有片面

性，原因在于: 第一，中国有 55 个少数民族，

但并非每个民族都有文字书写传统，如果将是否

用本民族文字进行创作视为判断民族文学的标

准，势必会将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创作排除

到民族文学之外，这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 第

二，在历史上，如萨都剌、马祖常、丁鹤年、纳

兰性德等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创作了大量诗词曲

赋，这些作品多用本民族之眼状物、写景、抒

情，因此 “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本民族的审美理

想和文化特色”，［11］( P． 7) 如果将其排除在民族文学

之外，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所以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语言不能作为判断民族文学

最重要的标准在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界已基本达成

共识。
实际上在此之前，一些著名少数民族作家对

此已经零星发表了颇有见地的言论，如蒙古族诗

人纳·赛音超克图便指出，汉语不仅承载了历史

悠久的汉文化传统，而且与 “新的先进的文化”
最为接近，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只能通过汉语才

能进入更加广阔的文学世界，从而实现 “海纳

百川，有容乃大”，因此汉语是少数民族作家的

“第二家乡话”。［12］( P． 231 － 232) 虽然纳·赛音超克图

将汉语称之为 “第二家乡话”的提法与阿库乌

雾“第二母语”的说法好像非常接近，但二者

之间却有着本质的差异。在阿库乌雾看来，汉语

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绝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运

用，它更浸透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审美思

想，是经过“再造”后的汉语。［13］而少数民族作

家转向 汉 语 创 作 本 身 也 具 有 重 大 意 义，因 为

“一种语言的叙述方式、写作形态的被颠覆，意

味着这个民族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生存方

式、精神实质的全面变迁”。［14］这便上升到了语

言观的层面。阿库乌雾认为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

的汉语写作，不是对汉语符号系统的简单运用，

而是“母语文化与汉语表述方式的深层凝合”，

即在汉语已有义项的基础上，从本民族的文化沉

淀中赋予汉语以新的义项，通过诗歌创作为汉语

的更新作出贡献，［15］使少数民族汉语写作与汉语

发展形成一种互动关系，最终将汉语变为一种多

民族共同作用的超民族语言系统。阿库乌雾曾在

诗歌《蛛经》中写道: “在全面叙述的时代 /中
断叙述”，［5］( P． 88) 为什么要中断叙述呢? 因为诗人

必须重建自身与词语的关系。这不仅意味着对母

语的“背叛”，也意味着对汉语的“背叛”。“背

叛”是基于对语言与文学关联的理性思考，是

少数民族诗人真正走进汉语世界的必由之路。阿

库乌雾自己就是这一语言观和文学观的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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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汉语诗歌的语言特色非常鲜明，颠倒的词语

序列、错乱的语义组合、冷僻的意象世界，大大

出乎习惯了传统汉语表达方式的读者的意料。如

他在《还原》中写道:

从山谷深深的渊燃起 /从那些被冲

濯被淤积 /死者的骨灰燃起 /燃过幼兽惊

悸与战栗的呼吸 /燃过一切熟悉而陌生

的足饰和头饰 /啄食脚下坚硬的基石 /和
头顶坚硬的神位 /思想的森林燃尽 /肉体

的土壤燃尽。［5］( P． 67)

在《水果》中，他写道:

我用随身携带的 /祖传史诗 /切开水

果 /水果里住着一个语言的 /夜 它的身

上开满 /红色的杜鹃花……海藻如梦中

文字的锈 /海贝 刀鞘注满泥沙 /贝壳 被

削去的果皮 /划破 /拾贝儿童的嫩足 /在
世纪之交。［5］( P． 80)

在《透影》中，我们也看到类似的表达方

式: “行乞于灵肉间的透 /标价出卖的透 /拈花惹

草的透 /生儿育女的透 /透 一颗冷冰冰的方块汉

字 /有影无踪。”［5］( P． 93) 《性源》的语言同样充满

了陌生的意象和 “无规则”的词语组合: “春

天，隐形的爬行动物 /在身体的里里外外 /繁星

鳞 波 夜 籁 芳 土 /春 天， 网 在 鱼 里 鱼 在 网

外。”［5］( P． 144) 在阿库乌雾的诗作中，此类具有实

验性的语言组合方式屡见不鲜，甚至于许多诗歌

的题目，本 身 就 充 盈 着 无 限 的 阅 读 诱 惑，如

《人鸟》《透影》《极姿》《街铺》《春殇》《性

源》《雨蛇》《刺界》《镜梦》《蟒缘》《船理》
《家论》 《书光》 《木品》等。有论者认为阿库

乌雾这种实验性的诗歌创作，是 “依凭着彝语

的音节化思维来拆解、拼接、重组汉语的词法、
句法，将现代文明的沉重代价，将当代人类共同

面 临 的 精 神 失 陷 凸 现 在 ‘灵 与 灵 的 对 话’
中”。［16］由此可见，阿库乌雾的诗歌语言并非文

学创作中一种可以随意替换的元素，这些具有实

验性的语言选择所营造出的 “陌生”感，是诗

人对“第二汉语”诗学思想的创作实践。
但阿库乌雾的目的绝不仅仅为汉语的创新贡

献力量，而是希望打通汉语世界与母语传统的关

联，用陌生化的汉语表达营构民族的寓言，［15］这

也正是他视汉语为 “第二母语”的缘由。为了

凸显汉语叙事表达民族特质的有效性，阿库乌雾

在创作中善于回到民族叙事的 “元话语”系统，

深入地把握彝族的精神根脉。以对雪的认知为

例，彝族认为雪是一切物种的起源，具有神圣的

意味。［17］( P． 29 － 30) 正因如此，雪作为彝族的元话语

成为阿库乌雾诗歌中一个常见的意象，如诗人在

《雪史》中回到传说时代追溯了彝人世界观的起

源，“雪，开始渗入一个民族的肌理 /从此，冷

与暖不再分离。”［5］( P． 63 － 64) 在 《夭亡》中，他写

道: “冬天一场雪 /天下一片白茫茫。”［5］( P． 13) 在

《雪之巫》中诗人揭示了雪对彝族的意义: “雪

花是无根的花，雪花是无果的花。因为雪花早已

扎根于我们伟大的民族史诗，因为雪花早已在我

们不朽的母语深处果实累累。”［8］( P． 75 － 76) 除雪之

外，虎、鹰、蜘蛛、毕摩等彝人最崇尚的元素，

也是阿库乌雾诗歌中常见的意象。这些诗歌蕴含

着彝族文化的根脉，在赋予汉语诗歌鲜明民族特

质的同时，也丰富了汉语的表达，为 “第二汉

语”和“第二母语”提供了创作的依据。
母语传统意义上最重要的功能是 “把这个

民族同其他的民族区分开来”。［18］不过在中国的

现实语境中，少数民族固然仍传承着祖先创造的

独特的语言系统，但汉语也因政治、经济、文化

等多种因素成为其日常生活用语，甚至部分地扮

演了母语的角色。这是一种不可逆的过程，并且

早已在凉山彝区出现，20 世纪 30 年代俄国人顾

彼得在穿越彝区时便记录下该现象:

我感觉到，用汉语教育彝人似乎相

当的不协调，我也看不到任何可以变通

的方法。所有彝人所渴望的现代化的东

西都来自汉族地区，或是经汉族地区而

来，不管他们多么强大和多么勇敢，他

们都不能忽视这个事实。因此，不管骄

傲与否，他们不得不扩大与汉人的联

系，如果没有汉语知识，是绝对做不到

这一点的。［19］( P． 127)

但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就完全淹没在汉语

世界中，阿库乌雾对此曾自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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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很多作品) 都不是按照传统

汉语诗歌、散文写作的要求去做的，而

是继承彝族万物有灵、万物皆诗和诗如

生命的生命诗学传统，持有一种广义的

诗学观和文学观，使我所记录、描述、
推演、暗示和隐喻出的事和物、情和

景、思和理具有一种更广阔的文化诗学

和文 学 人 类 学 的 思 想 空 间 和 人 文 价

值。［8］( P． 190)

事物具有两面性， “第二汉语”和 “第二

母语”在理论上固然具有创新性，且可以进行

文学创作的实践。但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符号

的语言在 “能指”与 “所指”间的任意性一旦

被操这种语言的人们约定俗成地使用后，便具

有了规约性。打破规约性必然带来语义系统的

紊乱，造成传播的困难。而作家传播信息有一

个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化入符号的过程，读者

接受信息则有一个将符号化出为与作家同感的

过程，如果符号的输出与接受不对称，势必影

响符号的有效传播。对此有人曾尖锐地指出，

民族文学工作者 “如果在创作时滥用怪僻生造

的所谓民族语言，随意描画所谓的民族心理、
民族形象，或者一写蒙古族就是绿草、白云、
骏马; 一写藏族就是雪山、酥油、糌粑。谁还

来读你的作品”。［20］( P． 277) 该论断固然失之偏颇，

但其提出的问题却应引起少数民族汉语作家的

高度重视。因为只有最大程度上赢得读者，才

能将民族文化和民族特质呈现给更加广阔的世

界。否则，作品便有可能被视为语言的试验之

作，无法获得应有的效果。

结 语

20 世纪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上的一

个重要时期，大部分民族都进入了双语写作的时

代，并自觉地接受了本民族、汉民族、其他少数

民族，以及西方文化的广泛影响。这些民族的作

家在母语文学创作的基础上，开辟出中国少数民

族汉语文学的阵地，并自觉思考双语写作的诗学

特征。阿库乌雾从彝族的现实出发，看到在文化

混血时代彝语所遭受到的前所未有的危机，“时

刻 承 受 着 来 自 内 心 世 界 莫 名 的 悸 动 与 恐

慌”。［21］( P． 238) 这使他决心坚持母语创作，承担起

母语保护与传承的责任，并基于丰富的诗歌创作

与文学批评经验提出 “母语诗学”概念。他认

为母语不仅是个体生命的根脉，也是民族文化的

基因，坚守母语文学创作既是对民族文化的继承

和延续，也是诗人理解世界和回归民族传统的途

径; 同时，由于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汉语具有民

族特色，因此可称之为 “第二母语”或 “第二

汉语”。阿库乌雾是既能运用诗性思维写出优秀

诗歌的诗人，又是能用理性思维进行理论总结的

学者，他用学者的理性打量诗性的自我，又以诗

性的自我为学理分析提供了主位视角，从而获得

了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 “感同身受”，这使其母

语诗学更有意义。总之，阿库乌雾的 “母语诗

学”不仅与其民族身份息息相关，而且也是其

文学创作的内在需求，它是阿库乌雾在充分把握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发展基础上提出的原创性

学术概念; 虽源于阿库乌雾对自己以及当代彝族

诗人汉语写作的思考，却可以概括中国少数民族

汉语文学创作中存在的语言困境，具有普适性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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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ts of Poeticsin Bilingual Writing in the Era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Mother Tongue Poetics of Aku Wuwu，

a Contemporary Poet of Yi Ethnic Group
LI Guo-tai

( Literature College，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8)

［Abstract］Bilingual writing is now a tendency of ethnic minority literary creation in China． Literary
cre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bilingual writer’s view of language． Aku Wuwu，a poet of Yi，sticks to both Yi
and Chinese writing for a long time． He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mother tongue poetics”，which includes two
levels of contents． Firstly，the mother tongue is the root of both individual life and ethnic culture． Persistence
to writing in mother tongue is the inheritance and continuation of ethnic traditions，and a way for poets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and to return to the ethnic cultural spirit． Secondly，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works
of minority writers，endowed with the essence of their own ethnicity，are expressions with ethnic characteristics
and can be called the second mother tongue or the second Chinese．

［Key words］ literature of Yi ethnic group; mother tongue poetics; bilingual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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